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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南极去南极去南极去南极，，，，一群工人的壮举一群工人的壮举一群工人的壮举一群工人的壮举
本报记者 蒋菡

明洋又上《新闻联播》了。

11 月 1 日，我国第 42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以

下简称“42 次”）从上海起航，当天的《新闻联播》

对此进行了播报。

总计 18 秒的新闻里，镜头扫过我国自主建

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 2”号和

它左舷边的一排队员。如果把这个画面定格、放

大，就能依稀看到站在其中的边明洋。

在边明洋的微信签名栏上，写着“轻易不出

征，出征必巅峰”。如果说去南极算一种人生“巅

峰”，那么这位 24岁的幕墙板安装工此时正在经

历第二次巅峰体验。

不过，边明洋的巅峰记录远不算多。在与他

同行的队友中，有人已是第 10次出发去南极。

“大长了见识”

位于南极大陆罗斯海特拉诺瓦湾的恩克斯

堡岛在英语中被称作 Inexpressible Island，直译

为“难言岛”。和这个名字一样，那里的自然环境

的确“一言难尽”。岛上常年多大风，夏天时，风

力四五级已属于“难得的好天气”，冬天最大风速

能达到每秒 60米。此外，因冰川运动，岛上遍布

大大小小的碎石，稍不留神就可能崴脚。

与此同时，恩克斯堡岛的美也“难以言表”。

它面朝大海，背靠雪山，至纯至净，仿若仙境。岛

上还有一处企鹅聚集地，每到夏天都有数万只企

鹅前来孵蛋育子。

2023 年，边明洋第一次到南极时，目的地正

是恩克斯堡岛。

那年夏天，在上海一处工地干活的边明洋偶

然听说有去南极打工的机会，很快便报了名，“这

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可以看到企鹅和不一样的

世界”。

虽然有工友说南极很冷、条件很苦，但边明

洋一点都没动摇。“如果能去那里为国家做一点

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很正经地说完前面这句，

这位 00 后小伙子又实诚地补充道：“当然了，也

想多赚一点钱。”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恩克斯堡岛

成了考察南极冰盖雪被、陆缘冰及海冰的理想之

地。该岛附近有德国、韩国和意大利的科考站，

向南 300 公里则是美国最大的南极科考站麦克

默多站。

2018 年 2 月 7 日，五星红旗在恩克斯堡岛上

升起，中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正式选址奠

基，这也是我国首个面向太平洋扇区的科考站。

在南极建科考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7

年，中铁建工集团南极项目部开始在恩克斯堡岛

建临时设施，直到 6 年后我国第 40 次南极科考

（以下简称“40次”）时，才正式开启秦岭站主体工

程建设。边明洋就是作为南极项目部的一员参

与到 40次中的。

边明洋和队友们刚到恩克斯堡岛时，“那儿

什么都没有”。工人们一边从船上卸货，一边搭

建生活设施。虽然做了不少心理准备，虽然此前

也走南闯北去不少地方打过工，但南极的这个工

地，还是让边明洋“大长了见识”。

最初，海水淡化系统没安装好，生活用水只

能靠带去的桶装水。为了节水，吃饭时大家的碗

里都是套上食品袋后才盛饭盛菜，下一顿再换个

袋子，筷子则用纸巾擦一下就算洗过。边明洋记

得，那时候每天只能用一点水抹下脸、刷个牙，干

活干得一身臭汗也洗不了澡。

就这样过了 5天，生活区才通了水。

在南极搞建设，难的不止是生活。回想起 40

次时的经历，南极项目部经理郑迪形容那是一场

“惊心动魄的战役”。地处地球寒极和风极，南极

能够干室外工程的窗口期很短，只有每年11月到

次年 2月。为了完成秦岭站主体工程建设，施工

队伍刚开始每天干八九个小时，到后来最多时一

天干17个小时，日均作业时间超15个小时。

直到现在，郑迪的脑子里还留着一个疑问，

“40 次时参与建设秦岭站的有 84 人，那么紧张

的工期，那么艰苦的条件，怎么居然没有一个人

抱怨？”

严苛的自然环境，反而让人更宽容了。

“这可能就是信念的力量吧”

严苛的自然环境，也让施工更艰难了。

自 2002 年以来，中铁建工集团的建设者已

经 22次远征南极，先后参与长城站、中山站和秦

岭站的建设。42 次中，南极项目部有 10 人将参

与中山站相关建设任务，其余 22人前往秦岭站，

与在那里越冬的建设者一起继续完成后续工作。

“很多同样的活儿，在那边干起来难度要大

不少。”南极项目部安全总监王世明举例说，“在

国内，大多数情况下打地基很容易，但中山站和

秦岭站选址处地面都是花岗岩，强度很高，要先

在地面打孔，再把基础锚杆插入孔中灌浆固定。”

地上环境不佳，天上条件更不好。2024 年

初，南极的气候有点反常，刮风的时间比上一年

多了一倍。边明洋记得，有一次因为风太大，上

下班往返施工区与生活区间 500 米的路程时，大

家必须拉着一条绳子一起走。

那天，王世明也在现场。“大型机械把路面压

实了，下雪后走起来非常滑，而且中途有段下坡

路，很容易摔倒。”据他回忆，当时风卷着雪花，

目之所及全是白茫茫一片。有几个工人绳子脱

手后走偏了，王世明赶紧跑上前用小喇叭扯着嗓

子提醒。“他们要是往海里走，可就危险了。”

一年多以后，再说起那一幕，见惯大风大浪

的王世明还是有些后怕，“我的职责就是要确保

每个人干完活，挣到钱，安安全全回家”。

后来有一天，天气预报显示又要刮大风。当

时，秦岭站的主楼已基本建成，但 4 个迎风面的

幕墙板还没安装。如果就这样等着风来，主楼可

能会因此受损。

“正常情况下，如果风力超过 6级，幕墙板就

不能起吊，但在南极，这个规定没办法适用。”王

世明说，那一次施工队安排了两辆吊车、上了 50

个人，连续干了十多个小时，硬是赶在大风到来

前装好了全部迎风面的幕墙板。

“干活时真觉得苦，但回想起来还挺有趣

的。”王世明笑着说，越艰难越激发斗志，幕墙板

装完后，好多工人都想哭。那是一种五味杂陈的

情绪，兴奋，激动，如释重负，还有一些自我感动。

边明洋的想法倒是和别人不

太一样。“当时只想着，这活儿要

是干不完，《新闻联播》就上不了

了。”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郑迪记得 40次中与秦岭站建

设相关的许多数据，13 天完成秦

岭站区域 9300 吨物资的卸运工

作，不到 15 天完成秦岭站主楼钢

结构搭建，仅用 52 天完成秦岭站

结构和外幕墙施工……

他尤其记得，在工期最后一

个节点前 3天，持续的大风突然停

了，施工队得以争分夺秒地完成

收尾工作。“挺神奇的。”郑迪感

慨，“这可能就是信念的力量吧。”

使命必达。正如斯蒂芬·茨

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的

那句话：一个人对奇迹的信念，永

远是奇迹能够产生的首要前提。

2024 年 2 月 7 日 ，秦 岭 站 开

站，当晚的《新闻联播》播出了这

条新闻。

“90%的人去了还想去”

在今年南极项目部的出征队

伍里，钢结构安装工万尚拿到的

是“最后一张船票”。

“我太幸运了！”万尚说一开

始自己是候补人员，因为一位工

人临时退出，他才有了第 4次去南

极的机会。

去 南 极 ，似 乎 是 一 件 会“ 上

瘾”的事。

“第一次去比较开心，这一次

去非常开心。”出发前，当被问及

心情时，边明洋这样说。

“为什么这么开心？”

“ 因 为 又 能 看 到 企 鹅 、海 豹

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脸上露

出孩子般的神情，“宿舍附近经常

能看到企鹅，最近的时候离我们

只有一两米。”

此次随 42次出征的中铁建工

集团人员中，像万尚和边明洋这样

的普通工人有 25位。钢结构安装

工王忠是其中去南极次数最多的，

10次。41次时留在秦岭站越冬的

南极项目部副经理罗煌勋——大

家都叫他老罗——则是全集团去

南极次数最多的，14次。

这是老罗第 4次，也是最后一

次在南极越冬了。10月 5日，他在

秦岭站度过了自己 60 岁的生日。

等到明年 4 月随 42 次回国后，老

罗就要退休了。

出于工程建设需要，南极项

目部每年会有少量人员在科考站

越冬。41 次在秦岭站越冬的共有

43 名队员，其中包括 32 名南极项目部的建设

者。越冬期间，他们主要负责秦岭站主站区的室

内装饰和机电安装工作，并对管线等设备设施进

行巡检维护。

很少有人知道，那么多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的黑夜，老罗是怎么度过的。

“为什么你愿意一去再去？”

“去得多了会有种情结，以后回味起来，也会

觉得自己这辈子还挺有意思。”老罗说。

“90%的人去了还想去。”在南极项目部，许

多人都这么说。

想一去再去的不止是建筑工人。2024年，清

华大学电机系教授王彬作为南极项目部成员随

41 次第一次出征南极。他的主要任务是参与秦

岭站新能源系统的规划建设与运行调试，重点围

绕氢能源应用展开工作——这些都要和工人们

并肩作战。

41 次时，王彬参与了主楼地面积雪清除、新

能源区场地清理和坐标标定等工作，为主楼施工

和新能源建设开辟作业面。他最难忘的，是为了

完成从新能源区到站区后勤中心的电缆铺设任

务，当时在秦岭站的 70多人一起手拉肩扛，拖拽

着单根重达 6吨的电缆，顶着大

风在满是冰碴的地面上艰难前

行。最终，经过 10 个小时艰苦

奋战，16根电缆全部铺设完成。

“在南极，施工窗口期非常

有限。”王彬说，“在那里，无论

是科学家还是工人，每个人都

有争分夺秒的紧迫感。”

今年 2 月 28 日，即将离开

南极回国的王彬拍照留念，与

两个月前刚抵达时相比，照片

里的他晒黑了许多，也沧桑了

许多，看起来和一个工人没什

么区别。

在那之后，只过了不到 9个

月，王彬又成了 42 次 500 多名

队员中的一位。他说自己愿意

重返南极，是因为在那里做科

研，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41 次期间，王彬和队友在

南极首次部署了氢能源系统，

并成功产生第一方绿氢、发出

第一度绿电。按计划，42 次时，

他们将进一步推动含氢的新能

源系统在秦岭站的深化应用与

技术升级。

王彬觉得，南极是验证技

术、挑战极限的天然现场，每一

次出征都可能解决一个实际难

题、推动一项技术突破，“这种

探 索 所 带 来 的 成 就 感 与 使 命

感，足以超越所有艰难险阻”。

“不可或缺的基石”

今年出发前，万尚已经参加

了 我 国 第 38、40 和 41 次 南 极

科考。

“第 38 次基础预埋，第 40

次主体搭建，第 41次主体完成，

第 42 次即将完工。从无到有，

我们像搭积木一样把秦岭站一

点点建起来，很有成就感。这

是我想坚持干下去的原因。”万

尚说。

得知自己最后时刻进入南

极项目部名单时，万尚正在家

里休息。9 月中旬结束在广东

一个高铁项目上的工作后，他

一直歇到了 10月底。那一个半

月，是万尚打工十多年来给自

己放的最长的假。

他想多陪陪两个孩子，尤

其是 13岁的女儿。

女儿刚上初一，在学校不太

适应，再加上进入青春期，情绪

时不时有波动。万尚在家的时

候，平时每天接送她和 6岁的儿

子上下学，周末就带着他们去爬

山。他还常常跟女儿聊自己在十多岁时的经历。

慢慢地，女儿跟这个常年在外的爸爸亲近起来。

万尚出发去上海前一晚，女儿第一次在告别

时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舍地问：“爸爸，你

明天可以不走吗？”

住进“雪龙”号宿舍当晚，万尚在日记里这样

写道：“在 9月归家后这段珍贵的日子里，他们终

于再次体会到了这久违的父爱。”

万尚外表高大壮实，内心却细腻柔软。他不

爱喝酒、打牌，而是喜欢“写点什么”，在工人中显

得有些另类。“在外打工的人很多时候是矛盾的、

挣扎的，容易变得没有灵魂。”万尚说，“我在努力

让自己不丢失灵魂。”

40次和41次返航后，万尚给两个孩子带回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礼物——他在南极之行中写下的

日记，“想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日记里，万尚写下了南极的美，“刚刚坐上挖

机，悬崖下的海水里突然蹿出一条鲸鱼，灰色的

身体，圆鼓鼓的脑袋，却在眨眼间消失在了海

面”；写下了工作的忙碌，“趁着好天气与时间、气

候赛跑，争分夺秒地把货物卸下船，几乎是 24小

时轮流上，现场热火朝天”；写下了对家人的思

念，“短暂的离别不是距离的拉远，而是心灵的靠

近，因为那份思念让心更加紧密相连”。

万尚也写到了王彬。“今年来了许多知识分

子……甚至还有清华的教授，也和我们干一样的

活，看起来也和普通大众一样。直到和他们聊

天，才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谈吐中透露的自

信、得体、涵养，明显区别于普通人。”

万尚或许不知道的是，在“知识分子”王彬眼

里，他和他的工友们同样不是“普通人”。“科考站

建设者在极端环境中把设计蓝图转化为现实，他

们不仅是南极科考事业不可或缺的基石，也代表

着人类探索精神中特别坚实、沉默和值得尊敬

的那一部分。”王彬说。

在《南极探险记》里，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

人——挪威极地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记录

了他和同伴们在 1911 年 12 月 14 日成功登陆南

极的经历。另一位挪威探险家、曾在 1893 年远

征北极点的弗里乔夫·南森在该书的序中这样

写道：“这是人类思想和人类力量战胜大自然统

治和力量的一场胜利，是让我们跳出灰暗单调

的日常生活的一次壮举。”

去南极，是万尚们的壮举。

“每一项科研里都有我们”

11 月 1 日 9 时许，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码头人头攒动。

在“雪龙”号前，身穿暗红色毛衣的李乐抬头

向舷梯方向张望，考察队员代表正陆续下船参加

出征仪式。

虽然每个队员都穿着同样的队服，李乐还是

一眼看到了丈夫郑迪，她的脸上立刻绽开了灿烂

的笑容。

2011 年国庆节期间，李乐从北京到上海旅

游，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郑迪。当时朋友提到的那

句“他马上要去南极建科考站”成了郑迪在李乐

心里独特的“加分项”。“当时我就觉得，能去南极

干活的人应该挺厉害的。”李乐略显腼腆地说。

2009 年，郑迪大学毕业进入南极项目部，一

干就是 16 年。2020 年，他开始担任南极项目部

经理。2023年起，他已连续 3年带队出征。

李乐能明显感受到丈夫 3 年间的变化，“去

南极工作压力很大，前两年出发时他多少有些紧

张，这次已经比较淡定了”。

科考站一天天拔地而起，建站的人一点点

成熟。

9时 30分，出征仪式开始。据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负责人介绍，本次考察将重点开展三项任

务，其中之一是推进秦岭站配套设施建设与系统

优化——该任务主要由郑迪带队完成。

按照计划，南极项目部将完善秦岭站科研

栋、储油供油系统和通讯网络等配套设施，进一

步提升考察站运行保障和科学研究支撑能力。

同时继续验证已建成的海水淡化、风力发电、光

伏发电等国产化设施设备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

性，寻求新突破。

南极科考，一去 8 万海里，往返要 4 个多月。

虽然已不是第一次送行，不过当代表启程的汽笛

声响起时，一直把手机镜头对着丈夫拍摄的李乐

还是一下就红了眼眶。

每个去南极的人都有自己的“舍”。

34 岁的张州是南极项目部技术员，已经连

续参加了 40、41和 42次。“今年 3月 19日回来，赶

上孩子 4 月 6 日出生。在家待了一个多月，回到

项目部完成 41 次收尾工作，接着就开始准备 42

次的材料清单。”他说，“明年回来，孩子应该能扶

着墙站了。”

32岁的钢结构安装工张利新是“南极二代”，

今年第4次去。这次他的行李里有两罐妈妈做的

辣椒酱，要带给在秦岭站越冬的水暖工父亲张

建，“他太久没回家了，让他尝尝家里的味道”。

远在天涯的张建最牵挂的是 92 岁的老母

亲。每次他问起，张利新都说“挺好的”。事实

上，“今年 6月奶奶感冒，直到 8月才恢复”。

这次张利新要去南极，奶奶老哭，怕再也见不

到孙子了。“但我还得去，得挣钱。”张利新说。谈及

南极的苦，他笑着反问：“工人家孩子还怕苦吗？”

每个去南极的人都有自己的“得”。

53岁的王世明这回是第 4次去南极。“说‘家

国情怀’这个词可能有点大，但我们去了南极之

后觉得当之无愧。”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不了

解科学家们做的事，但相信他们的工作很有意

义。在南极，每一项科研里都有我们。”

王世明记得，40 次时，“雪龙 2”号到了恩克

斯堡岛，工人们下船干活，科学家们继续坐船科

考。“他们离开的时候那里什么都没有。50 多天

后他们回来时，看到秦岭站主体已经起来了，一

个个激动得都要哭了。”

今年 3月，中铁建工集团成立了极地研究中

心，将统筹资源从极地装备、极地科研等方面寻

求新的突破。

“南极的活不好干，去的人身心都面临很大挑

战，但在南极搞建设，很多方面属于‘无人区’，有

很多空白等待我们去填补。”该中心主任闫高峰兴

致勃勃地说，“我们干的不是项目，是极地事业。”

“明年我也想去。”闫高峰补了句。

12月 7日，《新闻联播》播发消息：目前，两条

破冰船再加上直升机、雪地车，一场海陆空协同

的卸货作业正在南极全面展开。中山站卸货作

业计划持续两周，结束后，“雪龙”号和“雪龙 2”

号将分别驶向秦岭站和长城站。

12月初，参与我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建设者正在中山站区域进行卸货作业。 曹涛 摄

11月1日，李乐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码头为丈夫郑迪送行。本报记者 蒋菡 摄

万尚在参加我国第41次南极科学考察时写下的日记。 本报记者 蒋菡 摄

在我国第41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建设者们在吊装建筑材料。 郑迪 摄

边


